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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针对以

往研究在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时,
 

多以离散的要素视角分析,
 

难以获取确切的热点值且存在缺乏层级结构分析

的不足.
 

鉴于此,
 

援引和构建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等级探测模型,
 

以中国西南地区2
 

174个传统村落为例,
 

提取

传统村落热点,
 

识别其空间分布模式和等级,
 

归纳其空间结构,
 

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①
 

密度场表面模

型和热点探测模型能有效实现从离散点到连续场的转变,
 

能够从较大尺度范围及较小样本量中提取、
 

识别及表达

地理对象的不同形态和层级结构.
 

②
 

传统村落案例分析中,
 

空间位置上具有明显的省级地域性、
 

差异性,
 

整体呈现

出“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
 

热点形态上呈现“多核多片”场形结构;
 

热点数量随等级降低而增加,
 

热点等级越

高代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越趋于集聚;
 

省级尺度上等级热点分布不均衡,
 

多分布于云南、
 

四川两省;
 

市级尺度

上,
 

等级较高的热点趋于分布在贵州东南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铜仁市及云南保山市.
 

③
 

传统村落的形成

及等级热点分布受自然与人文等众多影响因素的多重约束及共同影响.
 

文末从推进乡村振兴和丰富空间分析定量

方法作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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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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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largest
 

legac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which
 

has
 

extremely
 

high
 

research
 

value.
 

In
 

view
 

of
 

the
 

past
 

research
 

methods,
 

when
 

analy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y
 

were
 

most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rete
 

elements,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to
 

obtain
 

accurate
 

hot
 

spots
 

and
 

lacked
 

hierar-
chical

 

structure
 

analysi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quotes
 

and
 

constructs
 

a
 

density
 

field
 

surface
 

model
 

and
 

a
 

hot
 

spot
 

level
 

detection
 

model.
 

Taking
 

2
 

174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it
 

ex-
tracts

 

the
 

hot
 

spo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dentif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levels,
 

summari-
z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density
 

field
 

surface
 

model
 

and
 

hot
 

spot
 

detec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iscrete
 

points
 

to
 

continuous
 

fields,
 

and
 

can
 

extract,
 

identify
 

and
 

express
 

different
 

forms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ge-
ographical

 

objects
 

from
 

a
 

larger
 

scale
 

range
 

and
 

a
 

smaller
 

sample
 

size.
 

②
 

In
 

the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spatial
 

position,
 

showing
 

an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dense
 

in
 

the
 

southeast-sparse
 

in
 

the
 

northwest”.
 

The
 

hot
 

spots
 

show
 

a
 

“multi-core
 

and
 

multi-chip”
 

field
 

structure.
 

The
 

number
 

of
 

hot
 

spots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level,
 

and
 

the
 

high-
er

 

grade
 

of
 

hots
 

spots
 

represents
 

the
 

mor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ends
 

to
 

be
 

clustered.
 

On
 

the
 

provincial
 

scale,
 

the
 

distribution
 

of
 

hierarchical
 

hotspots
 

is
 

uneven,
 

mostly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On
 

the
 

municipal
 

level,
 

the
 

higher-ranked
 

hots
 

pots
 

tend
 

to
 

be
 

distributed
 

in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ongren
 

City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and
 

Baoshan
 

City
 

in
 

Yunnan.
 

③
 

The
 

formation
 

and
 

the
 

hierarchical
 

hotspo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are
 

multiple
 

con-
strained

 

and
 

jointly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of
 

nature
 

and
 

humanity.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pro-
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nriching
 

spatial
 

analysi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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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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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model
 

of
 

density
 

field;
 

hot
 

spot
 

detection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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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并保留着传统的起居形态和文化形态,
 

蕴藏着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
 

具

有经济、
 

历史、
 

文化、
 

科学价值,
 

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
 

传统村落经历了历史朝代更迭,
 

承载着中国两千年

农耕文明.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印发<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

(试行)>的通知》中的标准对村落进行认定和专家评述并向社会公示,
 

先后6批共8
 

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截至2023年3月).
 

其中,
 

西南地区2
 

174个,
 

数量较多,
 

占总数量的27%.
 

传统村落的历史

文化价值较为明显,
 

被认为是具有多元价值的活态文化景观.
 

但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
 

传统村落

面临着人口锐减、
 

村落文化流失、
 

乡村旅游过度开发和严重的“空心化”甚至濒临消失等危机.
 

另外,
 

传统

村落的空间功能结构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空间格局是研究的重点.
 

因此,
 

亟须加强传统村落

的空间研究,
 

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空间决策.
关于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经久不衰,

 

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国内成体系的研究始于2012年传

统村落评选工作后,
 

研究涉及民族学、
 

历史学、
 

建筑学、
 

地理学等多个学科.
 

研究内容上,
 

国外学者从传统

村落旅游发展[2]、
 

传统村落景观[3]及可持续发展模式[4]进行探究;
 

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传统村落的空间形

态与演变[5-6]、
 

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7]、
 

村落景观保护与改造[8-9]、
 

困境及对策[10]、
 

村落的保护利用、
 

自

身管理及制度建设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巩固脱贫攻坚与衔接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
 

研究尺度上,
 

国家尺度

分析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与形成过程是研究的重要内容[11],
 

亦有从地区、
 

流域、
 

自定义地理单元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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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13],
 

还有从某一确定案例探索传统村落发展路径[14].
 

研究方法上,
 

现有的传统村落研究中,
 

最常用的

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一般是田野调查、
 

实地调研访谈、
 

查阅文献及案例分析等方法.
 

王淑佳

等[15]通过长期的实地调研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体系,
 

为推进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评估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大多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
 

数学建模分析等方法.
 

李伯华等[16]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湖南省101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发现相对封闭的区

域环境、
 

险要的地形、
 

不太便利的交通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因素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

件;
 

佟玉权[17]利用ArcGIS和GeoDa技术平台,
 

对中国第一批公布的传统村落进行综合分析,
 

发现中国传

统村落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
 

在各省份间具不均衡态势.
然而,

 

目前关于传统村落的空间分析研究,
 

多沿用相对固化的最邻近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
 

不平衡指

数及核密度等分析法,
 

属于刻画离散点的空间集聚的方法[18],
 

这些方法难以获取地理对象确切的热点值和

空间分布的层级结构特征,
 

而地理空间分析的“场”视角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方法,
 

能够将充斥着各种

各样离散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点要素转化为连续的面或场要素,
 

能够获取确切的热点值和更好揭示要素的空

间层级结构[19].
 

此外,
 

场模型所定义的地理要素空间分布形态亦是能为研究地理事件提供有效的定量方

法.
 

目前仅有高子轶等[20]利用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及协同区位商模型对西宁市旅游基础设施的时空演变

及关联性进行研究;
 

张海平等[21]基于GIS场模型对济南市的城市餐饮服务进行了热点探测;
 

李岩等[22]基

于热点探测模型分析了西安市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
 

其余对“场”的研究尚不多见.
 

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不

仅能更好地把点要素转换成场模型,
 

也深化了地理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
 

首先,
 

构建密度场后可以更好地

提取各个事件点的热点值,
 

采用热点峰值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热点的定量化表达和空间分布.
 

其次,
 

等级层

次结构更加注重地理对象属性在空间上的秩序规律,
 

选取热点峰值的地理事件点进行等级分类,
 

不同等级

的热点可以更加直观表达地理事件在空间上分布的密度及规律.
鉴于此,

 

本研究构建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探测模型,
 

再现密度场模型构建的底层逻辑与流程,
 

并以

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且独具特色的西南地区为例,
 

对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进行密度场表面刻画、
 

热点探测及

层级等级分类,
 

最后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1 研究区域及方法

1.1 研究区域

中国西南地区位于97°21'-110°11'E,
 

21°08'-33°41'N之间,
 

是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图1).
 

本

研究按行政区划概念划分,
 

西南地区包含了3个省级行政区———贵州省、
 

云南省、
 

四川省,
 

1个直辖

市———重庆市和1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总面积达250万km2.
 

西南地区地势起伏巨大且地貌复杂

多样,
 

较为显著的3个地形区分别是四川盆地、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
 

具有

“大杂居,
 

小聚居”的特征,
 

全国55个少数民族均在此地区有所分布.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文化为

传统村落的形成与保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 研究方法

1.2.1 密度场表面模型

目前基于点要素的一阶地理空间分析以核密度分析最为成熟和广泛,
 

核密度法是提取研究对象离散地

理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统计分析方法[23].

F(X)=
1

nH∑
n

i=1
K

X -Xi

H  (1)

式中:
 

F(X)为核密度估计值,
 

该值越大表明事件点在空间上分布越聚集,
 

反之越稀疏;
 

n 为数量;
 

H 为带

宽;
 

(X-Xi)为估计点X 到事件Xi 处的距离;
 

K(·)是随机核估计的核函数,
 

勾勒样本的非均衡分布形

态,
 

以达到直观展现样本在空间上的集散区域.
 

核密度是自定义的搜索半径计算点要素在邻域中的密度,
 

得出点要素的空间的分布特征,
 

然而,
 

该方法对于点要素的空间刻画难以生成具体的热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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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1 研究区概况

将核密度中离散的点数据转化为连续的面数据,
 

是密度场表面模型的核心.
 

其不仅实现从离散对象点

模型到连续场模型的变换,
 

也极大丰富了空间分析模式的探测方法和可视化水平.
 

原理和过程如下:
 

选定

某一特定研究区域,
 

将研究区域网格化并计算每个网格中事件点的个数,
 

选择以任意点为中心(称之为核

K)并基于带宽 H 选取目标范围,
 

选取目标值并估计核K 的密度值.
 

密度值大小由带宽范围内的事件点的

个数和事件点到目标点的距离共同决定,
 

带宽的大小影响着分析结果的精细程度(图2).
 

计算点要素周围

的密度进而构建密度场平滑表面,
 

以呈现空间分布的形态.
 

公式如下[15]:

F(I,
 

J)=
3

nπH2∑
n

m=1
1-

(I-Im)2+(J-Jm)2

H2




 




 (2)

式中:
 

F(I,
 

J)为目标栅格单元中心点的密度估计值;
 

H 为带宽;
 

n 为带宽范围内样点的数量;
 

I,J 为目标

栅格单元中心点的坐标;
 

Im,
 

Jm 为样点m 的坐标;
 

(I-Im)2+(J-Jm)2 为待估算目标栅格中心点与带宽

范围内m 点之间欧氏距离的平方.

图2 核密度估计模式示意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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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热点探测模型

密度场表面生成的连续数字场模型能从汇总层面表达研究对象的空间密度分布特征,
 

但无法获得确切

的热点区域及峰值规模等.
 

因此,
 

在密度表面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
 

探测研究对象不

同等级的热点峰值、
 

热点区域及结构[20],
 

进而实现密度场热点的定量化表达.
首先,

 

通过核密度分析构建传统村落的密度场表面,
 

使用焦点统计计算邻域像元最大值,
 

以探测局部

区域内的最大值所在位置;
 

其次,
 

使用栅格计算器获取非负值表面(正值域为低于局部最大值的区域,
 

而零

值域为局部极值区).
 

其次,
 

借助重分类和栅格转面提取极值区,
 

获取所有热点值的位置并将核密度的原始

值赋予到热点值表面,
 

最后按照热点值的大小对所有热点进行等级划分(图3).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3 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处理过程

1.3 数据来源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https:
 

//www.
 

mohurd.
 

gov.cn/)公布的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截至2023年3月),
 

本研究共收集了2
 

174个传统村落,
 

分别为贵

州省757个、
 

云南省777个、
 

四川省396个、
 

重庆市164个及西藏自治区80个,
 

利用百度地图API拾取各

个村落的地理坐标系,
 

使用Arcmap
 

10.2构建热点探测模型及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处理.
 

自然地理环境中

的地形地势(DEM高程)、
 

水系(河流水文)、
 

交通(高速公路缓冲区)等数据均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
 

//www.gscloud.cn/sources/)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
 

//www.resdc.cn/).
 

历史文

化、
 

政 府 政 策 参 考 《中 国 人 口 地 理》等 文 献 书 籍 资 料 和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https:
 

//

www.mohurd.gov.cn/).
 

地理空间分析数据采用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底图,
 

审图号为 GS
(2019)1822号.

1.4 构建核密度表面结果

截至2023年3月,
 

西南地区共有2
 

17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空间位置上整体呈“东南密—西北疏”的空

间分布格局(图4).
 

经反复调试,
 

最终像元大小选择1
 

500,
 

带宽选取50
 

km,
 

得出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核

密度场表面(图5).
调试过程中发现,

 

带宽越大等级热点越少;
 

带宽越小,
 

等级点积聚越难以分类,
 

证实了带宽太大或者

太小都无法生成合适的“场形”.
 

结果显示,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密度场表面层级叠加结构明显,
 

总体为“多

核多片”,
 

省级差异较为明显;
 

场形除西藏外,
 

其余省份分布均较为均匀;
 

场形面积上,
 

从大到小依次为:
 

云南省、
 

贵州省、
 

四川省、
 

重庆市、
 

西藏自治区;
 

所对应的热点值从大到小排序则为:
 

贵州省、
 

云南省、
 

四

川省、
 

重庆市、
 

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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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4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5 传统村落密度场表面

2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多尺度特征

2.1 省域尺度下的分析

对西南地区传统村落进行热点探测,
 

使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传统村落聚集密度划分为5个等级,
 

分

别为大型热点、
 

中大型热点、
 

中型热点、
 

中小型热点和小型热点.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以对相似值进行最

恰当的等级分类,
 

要素会被分为指定数量的组类并在数据值差异较大的位置设置断点边界,
 

所以使用该方

法划分传统村落聚集密度等级具有科学性.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各个等级热点的数量、
 

占总数的比例和等级

热点的区间值如表1所示.
 

等级越高代表传统村落聚集密度越高,
 

热点数量随等级降低而增多,
 

大型热点

的数量最少,
 

其他热点的数量逐渐增多.
 

西南地区不同等级的传统村落热点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

性,
 

总体呈“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
 

通常大型热点分异特征显著,
 

其他等级的热点集聚程度更高.
 

从省级

尺度来看,
 

等级热点呈不均衡分布,
 

主要集中于云南省和四川省,
 

共有大小等级热点98个,
 

大约占西南地

区的71.53%.
 

重庆市和贵州省的等级热点共28个,
 

占比20.44%,
 

西藏自治区仅有10个等级热点,
 

这3
个省区市等级热点数量较少且分布稀疏.

 

大型、
 

中大型和中型热点主要落于云南省和贵州省,
 

共17个,
 

占

比12.4%.
 

究其原因,
 

西藏自治区和川西地区海拔较高,
 

地域广阔,
 

人口稀少,
 

多因素导致传统村落分布

稀疏,
 

没有形成较大型的等级点,
 

都是以中小型及小型热点为主(图6).
表1 不同等级传统村落热点基本信息

热点等级大小 热点等级数量 占比/% 区间

大型热点 3 2.19 0.026~0.039
中大型热点 8 5.84 0.011~0.025
中型热点 11 8.03 0.007~0.010

中小型热点 31 22.63 0.004~0.006
小型热点 84 61.31 0.001~0.003

总计 137 100.00 0.001~0.039

2.2 市域尺度下的分析

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西南地区大型传统村落热点仅有3个,
 

比重仅占所有传统村落热点的

2.19%.
 

其中2个大型热点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是整个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分布最

为密集的区域;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亚热带地区,
 

位于盆地过渡地带且境内有2
 

000多条河流,
 

为

传统村落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第三个大型热点位于以云南省保山市西部腾冲市为核心,
 

向北部

扩散.
 

腾冲市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通往南亚的边境商贸重镇,
 

为传统村落的形成奠定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基

础.
 

而且腾冲市地处云南高原滇西峡谷区,
 

高黎贡山山脉南段西侧较开阔的边缘地带,
 

地势崎岖且交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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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6 传统村落等级热点空间分布

发达,
 

但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村落的传统建筑风貌

和生产生活方式(图6).
此外,

 

西南地区中大型传统村落热点共8个,
 

占

所有传统村落热点的5.84%,
 

其中云南省独占4个,
 

丽江市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各2个.
 

云南省丽江

市既是全国唯一拥有文化、
 

自然、
 

记忆3项世界遗产

的地级市,
 

分别为丽江古城、
 

《东巴古籍文献》和三江

并流自然奇观,
 

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

道”的重要通道.
 

丽江市少数民族以纳西族为主,
 

很

多村落都保留了纳西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民族特色

习俗文化.
 

这为丽江市形成中大型的等级热点奠定了

良好的文化基础.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多民族聚

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
 

有241万少数民族人

口[24],
 

民族人口是传统村落形成与存在的重要基石.
 

哈尼族彝族拥有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
 

有利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传统村落的延续与发展.
 

贵州省有3个,
 

1个分布于安顺市,
 

2个分布于铜仁市.
 

安

顺市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
 

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
 

拥有三国文化、
 

屯堡文化、
 

穿洞文

化等丰富的地域文化及多处文物保护单位,
 

为传统村落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铜仁市特殊的地形

地貌、
 

秀美的自然风光、
 

多元的文化铸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传统村落.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湘楚文化和巴蜀

文化交融,
 

造就了铜仁市绵长厚重的人文历史[25],
 

每个村落保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为传统村落的形成

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条件.
 

还有1个分布于重庆市.
 

中型传统村落热点为11个,
 

较为集中分布于重庆市

和大理白族自治州.
 

中小型传统村落热点及小型传统村落热点共计113个,
 

数量最多,
 

占比最大,
 

为

82.48%,
 

中小型热点零星分布于整个西南地区,
 

小型热点主要分布于山南市、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甘孜

藏族自治州和普洱市.

3 影响因素

3.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是村落选址的重要因素,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地势低缓的地方定居.
 

西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

样,
 

跨越了第一、
 

第二级阶梯,
 

海拔整体呈“西高东低”,
 

这为传统村落的诞生和保护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

件.
 

西南地区以高原、
 

山地为主要地貌类型,
 

主要山脉有横断山脉、
 

巫山等,
 

盆地以四川盆地为主.
 

将西南

地区高程进行提取并与传统村落等级热点进行叠加可视化分析.
 

从整体来看,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热点分

布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等级热点主要分布在2
 

500
 

m以下的地区,
 

特别是在盆地、
 

河谷等区域聚集;
 

2
 

500
 

m及以上的地区中小型及小型等级点零星分布.
 

结果表明:
 

传统村落的热点分布呈现明显的低海拔趋势,
 

且随着海拔的升高,
 

热点数量和等级呈现明显减少和降低(图7).
3.2 河流水系

水源是人类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河流的分布直接影响着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
 

自古人们居

住选址的要求就是“依山傍水”.
 

西南地区为多条大型河流的发源地,
 

分支水系发达,
 

主要河流有怒江、
 

澜

沧江、
 

金沙江等.
 

丰富的水资源是流域内村落选址的基础条件和重要因素.
 

为反映河流水系与传统村落空

间分布结构之间的关系,
 

以西南地区5级及以上河流为数据源与村落热点进行叠加可视化分析.
 

西南地区

所有传统村落都是分布在河流附近,
 

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水系分布密切相关.
 

充足的水源有利于农业的

发展,
 

因而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呈现出近水性和亲水性,
 

靠近河流的村落可以得到更好发展.
 

结果表明: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上随着与河流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整体而言传统村落具有明显的亲水性与近水分布特

征,
 

大中型热点多分布于主水系的中下游流域等,
 

小型热点则多分布于河流支系流域(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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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审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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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传统村落等级热点与地形(高程)空间叠置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8 传统村落等级热点与等级水系空间分布

底图审图号:
 

GS(2019)1822号

图9 传统村落等级热点与高速公路缓冲区耦合叠置

3.3 交通通达度

交通通达度影响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
 

为反映交通通达度与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之间的关

系,
 

以西南地区高速公路与村落热点进行叠加可视化

分析,
 

高速公路缓冲区半径设置为3
 

km.
 

发现在缓冲

区内的等级热点共12个,
 

占总量的8.76%.
 

西南地

区为多山地区,
 

山路崎岖环绕,
 

交通通达度相对较

低.
 

交通通达性较差的地区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

等因素,
 

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
 

使得更

多的传统村落可以免受经济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的影

响,
 

得以更好地留存下来.
 

另外,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

会给村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也可以带动传统村落的

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户的收入,
 

从而促进传统村落的优

化转型,
 

营造更好的人居环境.
 

从图9中看,
 

传统村落等级热点与交通通达度的相关性规律并不显而易见.
3.4 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重要表现形式.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
 

贵州省以苗族、
 

侗族为主,
 

云南省以哈尼族、
 

彝族、
 

傣族等多民族聚居,
 

西藏自治区以藏族为主,
 

每个少数民族都蕴藏着丰富的民族

文化底蕴,
 

为传统村落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
 

由于海拔和经纬度不同,
 

西南地区的河谷、
 

盆

地和湖滨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又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面貌.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生产方

式,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
 

巴蜀文化在整个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
 

向整个西南地区辐射

和影响.
 

战国后期,
 

在今天的云南和贵州,
 

先后形成了两大西南文明中心,
 

就是古滇国和夜郞国.
 

他们处于

更为偏远的西南深山密林之中,
 

形成了独特的、
 

完全不同于中原的文化特色.
 

西南的历史与文化,
 

也与中

原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使“中国”的内涵更为丰富与多样.
 

这些文化信息都显现了我国西南地区作为一个

“大西南”文化板块,
 

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底层文化传统,
 

这为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奠定了悠久的历史文

化基础.
 

总体而言,
 

地区历史文化的丰富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成正比.
3.5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对传统村落的发掘有着根本性影响,
 

评价标准决定着传统村落的空间位置.
 

国家级传统村

落是我国69万多个村庄(行政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从2012年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原文化

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等部门启动传统村落调查,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做好第六批

中国传统村落调查推荐工作的通知》中的要求,
 

经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
 

截至2023年3月22日,
 

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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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8
 

155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通过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53.9万栋历史

建筑和传统民居得到了保护,
 

4
 

789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传承与发展,
 

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
 

内容最丰富、
 

价值最高、
 

保护最完整的活态农耕文明聚落群.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要

继续深入挖掘其内涵,
 

留住乡愁传承文脉.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彰显中

华千年农耕文明新时代的魅力和风采[26].
 

随着国家对传统村落的重视,
 

越来越多传统村落被挖掘与发

现,
 

受到更好的保护.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方面的新机遇,
 

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
 

应挖掘传统村落的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延续特色建筑和民俗风情,
 

发展绿色可持续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
 

推动美丽

乡村和美丽中国建设及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如何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
 

探索传统村落利用与发展模

式,
 

是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首先,
 

应该加大对传统村落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自然生态环境系

统是传统村落生产生活空间的重要载体,
 

村落里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同时要重点、
 

严格保护特色传统建筑,
 

保留其原真性.
 

在改造和升级传统建筑时,
 

要尊重村民的需求和听取他们的建议

与意见,
 

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建筑及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缮,
 

保留传统建筑的整体风貌.
 

保护村落原有的

生态景观,
 

改善人居环境,
 

在空间上实现生活空间宜居、
 

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27].
 

其次,
 

合理发

展乡村旅游.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和世界遗产尤其丰富.
 

景区景点是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外部资

源,
 

实践表明,
 

高级别景区的溢出效应会直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28].
 

把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依

托各个传统村落的特色旅游资源,
 

可因地制宜地重点开展康养、
 

度假、
 

农耕体验等新旅游模式,
 

实现文旅

融合,
 

振兴传统村落.
 

除此之外,
 

深度挖掘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造专属的文化旅游产品,
 

延长其

产业链.
 

这不仅能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农户的收入.
 

再者,
 

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
 

由于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道路不完善、
 

医疗及教育水平低下都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传统村落的发展.
 

合理规划和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
 

如修路及道路硬化、
 

提高乡村医疗水平、
 

完

善教育配套设施等.
 

最后,
 

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最重要的是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增强村民的地方认同

感[29],
 

让更多青壮年留在村里,
 

激发其创造性与积极性,
 

促进村落发展.
 

还要定期安排技术人员给村民进

行种植技术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
 

提高村民的技术水平.
此外,

 

虽然本研究提出了构建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探测模型,
 

丰富了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定量

分析方法,
 

但是带宽的选择对结果影响较大.
 

本研究从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抽取了较为常见的影响因素,
 

未

考虑其他因素,
 

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挖掘更多的影响因素并逐渐得到补充.
4.2 结论

本研究提出和构建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等级探测模型,
 

以中国西南地区2
 

174个传统村落为例,
 

提

取了传统村落热点,
 

识别了空间分布模式和等级,
 

归纳了空间结构,
 

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基于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探测模型分析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是对

以往研究方法的补充,
 

弥补了无法定量化获取准确的热点峰值的不足.
 

密度场表面模型和热点探测模型能

有效实现从离散点到连续场的转变,
 

能够从较大尺度范围及较小样本量中提取、
 

识别及表达地理对象的不

同形态和层级结构.
2)

 

传统村落案例分析中,
 

空间位置上具有明显的省级地域性差异性,
 

以重庆市—内江市—乐山市—凉

山彝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为界呈现出“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
 

热点形态上呈现“多核多片”场
形结构;

 

省级尺度上等级热点分布不均衡,
 

多落于云南、
 

四川两省;
 

市级尺度上,
 

大型、
 

中大型热点集中分

布于贵州省东南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铜仁市和云南省保山市;

3)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受自然与人文众多影响因素的多重约束及共同影响.
 

其中地形地貌、
 

海拔、
 

河流

水系影响着村落的选址和空间形态特征,
 

为传统村落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也塑造了村落的自然

景观.
 

而交通通达度、
 

历史文化和政府政策等影响着传统村落的保护、
 

利用与发展.
 

交通通达度与等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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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分布呈现的规律并不显而易见.
 

政府政策、
 

历史文化因素与传统村落的分布成正比,
 

两者均促进了传

统村落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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